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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12月13日我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80岁的张宪文教授工作愈加繁
忙。身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的他，除一
如既往地赶书稿外，还要筹备《南京大屠杀史》

《见证与记录：南京大屠杀史料精选》《南京大屠
杀重要文证选录》三部五卷新书的首发仪式，
应对各路记者接连不断的采访邀约。

日程表虽被排得满满当当，但听说是山东
老家的媒体想来采访，张宪文还是爽快地一口
应下。铿锵有力的言语，隐藏了岁月的年轮，
流露出亲切的乡音。

搜集日军在南京施暴的铁证

11月24日下午，张宪文教授在办公室接受
本报记者的采访。满头银丝的他，面容清癯，
精神矍铄，直实的山东人性格在一言一行中显
露。“解放初我在济南呆过，在山东省工业厅
工作。那时候大众日报社在经二纬一路，是我们
隔壁邻居，对《大众日报》印象比较深。”他笑呵呵
地开场，老乡关系又被拉近了一层。

张宪文说，自己出生在泰安，但祖辈是齐
河人，住在黄河边上。“黄河水患不断，老爷
爷跟着家人逃荒到了泰安，在药店里当学徒，
后来自己也开了两家中药店，叫‘宏吉堂’，
在泰安一带很有名气。”曾祖父白手起家创下家
业，在泰安城南城关的张家园街建了一处大宅
院。1934年10月27日，张宪文就出生在这里。

日伪时期，汪精卫的“和平军”开进泰
安。张宪文听大人说，汪精卫是南京政府的，
重庆还有个蒋介石。年少懵懂的他，不知道他
们是干什么的，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更不知
道长大后自己会在工作中与他们形成交集，却
对凶残的日军留下极深的印象。

一天早上，张宪文被家中的狗吠声吵醒，
“一群日本鬼子持枪闯入家门，把我爷爷和他
五弟带走，关进了宪兵队。”因为爷爷是地方
名士，日本鬼子对他们严刑拷打，用烧红的烙
铁烫他们的胸部、背部和胡子，要他们交代是
怎样通八路的。关了整整13天后，实在抓不到
把柄，才把他们放回家。

当时，泰安南部的徂徕山有游击队活动，
盘踞泰安的日军多在早上下乡扫荡，傍晚时分
匆匆收缩回城，不敢在乡下久留。每每看见骑
着高头大马狼狈返城的日军从自家门前经过，
张宪文都觉得既可气又可笑。

1954年，张宪文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
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把根扎在了南京。定居
生活60年，他已融入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美丽
古城。

说起南京大屠杀，张宪文表情严肃了起
来。“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占南京后制造的一
场大规模的人类惨剧，它包括大屠杀暴行、性
暴行和城市破坏暴行三大罪行，使南京古城遭
受了一场极为残酷的空前浩劫，给中国人民造
成了沉重的灾难。”他介绍，早年，我国史学
界甚少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严重事件，更缺乏
研究，我们的教科书上也很少提及。与此同
时，日本右翼势力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
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编造种种谎言以混淆视
听。

此前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中华民国史研究的
张宪文，正式开始南京大屠杀研究，要从上世
纪90年代初算起。先后担任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会顾问、会长，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的
他，多方筹措资金，派南京大学及南京地区100
多位学者，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
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及台北档
案馆、图书馆、私人藏书机构，搜集整理加害
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的日记、书信、回忆、新
闻报道等各种原始资料。

至2010年，张宪文团队出版《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72卷共4000万字，是我国迄今为止最
大规模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集。2012年，
张宪文又携团队在这些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推
出全面研究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历史著作
《南京大屠杀全史》。

“历史研究不能创造，有材料支撑就可以
说，没有材料支撑就不可以说。”治学严谨的
张宪文一板一眼地告诉记者，《南京大屠杀史
料集》披露的史料，不少是十分鲜见的珍贵资
料。“这些材料不仅为学者们深入研究南京大
屠杀提供了科学依据，也是日军在南京施暴的

铁证。”
令他欣慰的是，2005年《南京大屠杀史料

集》首次出版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两个
女领事专程到南京与他座谈。“谈话之后一个
多月，日本外务省网站公开发表声明，称根据
现有的资料，日军在南京对非战斗人员的杀害
是个事实，但是人数问题有各种说法，外务省
不予置评。这是外务省网站首次公开承认南京
大屠杀是个事实，虽然不承认30万死难者的数
字，但离承认大屠杀的事实真相又近了一
步。”张宪文说。

俘虏，“全部彻底消灭”！

翻开一篇篇集攒的史料，南京大屠杀的真
相被一幕幕还原，时光也倒回到77年前南京那
个漫长的寒冬。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守卫南京城
的大批中国军人在战斗中被俘。“对于这些俘
虏，日军并没有按照国际公约人道地对待，而
是以屠杀手段加以消灭。”张宪文眉头微锁。

攻击南京以东战线的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
金朝吾中将，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区的林
中或村庄内，另一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
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日
军“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
底消灭的方针”。“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
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
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

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的池端正巳
回忆说：“俘虏很多，缴获的物品也很多，所
以如何处置这些残兵就成了问题。我们部队人
数很少，不足百人，而俘虏那么多，有一千几
百人，无法供他们饭吃。”“我们部队自己吃
饭也成问题，就去请示作为上司的师团，师团
命令说‘处置掉’。”

与16师团同属上海派遣军的日军第13师团
步兵第103旅团，也在攻占乌龙山炮台和幕府山
炮台等地时捕获了大批中国俘虏。12月14日，
步兵第103旅团长山田栴二少将在日记中提到：
“有14777名俘虏。俘虏这么多，不管是杀掉还
是让其活着都很困难。”次日，山田栴二“派
本间骑兵少尉去南京，联系处理俘虏的事宜和
其他事宜。命令说将俘虏全部杀掉。”请示上
级后，12月16日至18日，步兵第65联队将这批

俘虏押解到长江边进行集体屠杀。
山田支队步兵第65联队的许多官兵，都将

这场异乎寻常的血腥屠杀记录在日记本中。第4
中队的宫本省吾少尉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
道：“下午3时，大队决定采取极端措施，把约
三千名战俘押到扬子江边枪杀了。这是只有战
场上才可能看到的场面。”12月17日，在日军
华中方面军举行南京入城式的当天，步兵第65
联队继续分批处决俘虏。傍晚回来后，宫本省
吾立刻出发加入对俘虏兵的处决。“由于已杀
了两万多人，士兵杀红了眼，结果，竟向友军
发难，杀死杀伤友军多人。我中队也造成了一
死两伤的损失。”

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参谋西原一策大佐
在“作战日记”中，也记录了山田支队对中国
俘虏的大屠杀。他在12月14日的日志中提到 ,
“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捕获俘虏2万人，因没有
粮食，很难处理。”12月18日的日志中则记
述：“举行慰灵祭。山田旅团处置了15000名俘
虏，其中我方一名士兵也与俘虏一起被机枪射
杀。约有一个团的俘虏进行抵抗，企图逃走，
该士兵也在混乱中牺牲。”

时任国军教导总队第2团第3营营部勤务兵
的唐广普，是这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回忆，
在长江边幕府山的空营房里，“集中囚禁约2万
人，大多为被俘士兵，另有部分警察和老百
姓。”12月18日，日本人从早上四点钟就开始
捆，一直捆到下午四点。“到了上元门大洼子
江滩，日军叫我们一排排坐下……晚上八九点
钟，日本兵开始屠杀。”机枪一响，唐广普就
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他右肩头被
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积在我身上，感到
特别重。约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
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然后
用稻草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
了。”

在张宪文看来，这些当事者的记述尽管人
数不尽相同，但山田支队在进击南京的过程中
俘获了大批俘虏，并在幕府山附近加以枪杀是
不争的事实。“起初，日军打死屠杀俘虏并不
是下级军官及士兵的个人行为，而是出自日军
中高层的命令，但渐渐地演化为前线部队普遍
存在的现象。”

1938年6月调任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司令
官的冈村宁次，在战时写下的阵中感想录中写
道：到达中支那战场后，在听取了先遣官宫崎
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
关长荻原中佐等人的报告后才知道，派遣军前

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战
俘，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
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
大有其人。”

斩尽杀绝“败残兵”

战斗中被俘获的中国军人惨遭屠杀，解除
武装的“败残兵”想要躲过日军的反复扫荡和
搜捕也实属不易。“日军在捕获放下武器的中
国军人及疑似军人的普通平民后，除就近集体
屠杀外，更多的人被押往南京北部的长江边进
行集体屠杀。”张宪文告诉记者，位于下关的
中山码头是南京的轮渡码头，是日军多次进行
集体屠杀之地。

记者沿中山路乘车北上，被一栋栋摩天大
厦挤满的天空渐渐开阔，马路上车辆稀少，车
速也明显快了不少。只是一连下了几天的小雨
仍未停歇，白茫茫的天上汇集的不知是江边的
雾气，还是压低的浓云。

穿过古朴的挹江门，走不多远就到了中山
码头。这幢绛红色的山形建筑颇有些民国气
质，但这个渡江码头昔日的热闹景象却不复存
在，空荡荡的大厅里人影稀疏。

记者看到,中山码头北边约400处，竖立着一
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
碑，三个人形的支柱架起一个洁白的大花圈，
造型别致，意蕴深远。

纪念碑的碑文上记载：“中山码头乃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之一，当时避居国际安全
区之青壮难民，在此惨遭杀害者，共达万人以
上。”并详细记载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傍晚，五千余同胞被日军枪杀的屠杀惨案。

“经中山北路向北，观看了南京政府的军
政部、交通部、外交部、铁道部、高等法院等
各种建筑后，又来到扬子江岸边的中山码
头。”日军第10军思量部参谋山崎正男少佐，
12月1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这一带的扬
子江面较窄，江中停泊着七八艘海军驱逐舰。
无数的尸体被弃置于岸边，全浸泡在水里。
“尸骨累累一词其程度也各有不同，这扬子江
岸边的景象可谓是真正的尸骨累累。如将之打
捞到地面上，一定是堆积如山了。”“然而，
我不知见过多少尸体了，早就习以为常，一般
是不吃惊的，晚餐时还照样咂着嘴品尝美味，
完全成了神经麻木的人。”

岩崎昌治是上海派遣军独立工兵第一联队
的上等兵，他在12月17日致家人的信件中记
述：占领南京下关车站是在14日黎明前。当时
在扬子江边，他们工兵亲手射杀了大约800名败
残兵。“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杀人，还
是把竹子放入江中漂流。”“在陆上杀死支那
兵后，把尸体堆积到一处，浇上油烧掉了。大
概就像相川小学广场那么大的地方，支那人的
尸体堆积了两三层。”因未能参加入城仪式，
他们将头天夜里在城内的大约2000名中国人集
中起来，全部杀死。仅扬子江边上就横七竖八
地躺着大约5000具尸体。“不时传来砰砰的声
音，那是正在枪杀还没有斩尽杀绝的败残兵的
声音。”

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也以不同的形式记录
了日军在长江边的屠杀。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在
1938年1月20日的日记中附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
员会财务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的报告。
“城里到处被丢弃的军装告诉日本人，城里还
有许多中国士兵，他们已经穿上平民的服装藏
了起来。因此，日本人在12月14日占领全城
后，立即开始在整座城市，尤其是在难民收容
所进行了严厉地搜查。”他们打着这个幌子，
干着各种各样残暴的事情。为了一点点无所紧
要的小事就滥杀无辜，无缘无故处死人，这类
事件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起。平民百姓中根本
没有人开枪射击，但是在几天中估计有5000人
未经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就被枪毙，“大部分人
在江边被处决，这样连埋葬尸体的辛劳都可以
免去了。”

与拉贝并肩作战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主席约翰·马吉，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曾偷偷拍摄
了纪录影片。他在3号影片的解说词中这样说
道：“这个抬担架的人和一大批中国人被带到
江边，他估计有4000人，他们在那里被日本人
用机关枪扫射。他和其他约20个人成功逃脱
了，只是他肩上挨了一枪。”

日军山田支队步兵第65联队宫本省吾在日记中写道：“下午3时，大队决定采取极端措施，把约三千名战俘押到扬

子江边枪杀了。”“由于已杀了两万多人，士兵杀红了眼，结果，竟向友军发难，杀死杀伤友军多人。我中队也造成

了一死两伤的损失。”

张宪文：厘清大屠杀的真相
□ 文/图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屠杀百姓就像猎杀兔子

从安全区到城区，从城关到近郊，南京笼
罩在血色阴霾之中，恐怖的气息肆意弥漫。即
使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不断致信给在南京的日本
外交官，发出抗议之声，也无法阻止日军的暴
行。

马吉在致妻子的信中写道：“过去一个星
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有想
到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
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
如此残暴的事了，只有当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
亚人的大屠杀堪与比拟。”日本兵不仅屠杀他
们能找到的所有俘虏，而且大量屠杀不同年龄
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
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似乎任何下
士班长或是列兵都可以决定任何一名中国人的
命运。”

至于屠杀平民时日军的心态，岩崎昌治12
月17日在致家人的信中这样表白：“已经完全
疯狂了，只要看到支那人，就会大喊‘干掉
他’，把他们送上不归路。……不是我一人有
这种心情，而是整个分队的全体人员，不！是
中队所有人员都有这种心情。”

“这的确不是岩崎昌治的个人心态，几乎
所有日军官兵均具有这种心态。正如岩崎昌治
在信中所说，即使明白这些人都是良民，‘为
了皇军、为了日本，才拿他们做牺牲品的’。
从今天研究的角度来看，尽管这不是日军官兵
杀人心态的全部，但从中仍可见日军杀人心态
之一斑。”张宪文语调提升，难掩愤怒之情。

抢劫、强奸、屠杀、纵火……日军的野蛮
暴虐行径在南京持续6周，数十万鲜活的生命
旦夕之间化为乌有，写下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绝
人寰的一页。

日本投降后，为配合对日本战犯的审
判，国民政府设立调查日本战争罪行及日军
在华暴行的各中央级调查机构，对日军南京
大屠杀进行了专项调查和统计。经过4个多
月的调查，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
会共获得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材料2 7 8 4
件。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根据南京大屠杀案敌
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重点调查结果，在征得
受害人同意的前提下，确定了20名可在审判
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的受害者名
单。“男女死伤统计表”“敌人罪行种类统
计表”“可提供作证被害人姓名、住址表”
及《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等调查材料，成
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的重
要证据。

1948年11月，经历了近两年的漫长审理
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宣判，长达1200多
页的判决书用了9天时间才宣读完毕。判决书
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
洲、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
名被告有罪。

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军民得以告慰，但南
京大屠杀与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创痛仍
在延续。“以往研究抗战，对战役的关注比较
多，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什么问题，是我
们的研究所欠缺的。比如，日本侵华后中国的
人口变化、人的思想变化、社会经济方面的变
动等这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我们的团队正在
作这方面的努力。”张宪文说。

对于南京大屠杀方面的研究，张宪文也抱
有新的希望。“现有的研究成果内容丰富、规
模浩大，但除研究者以外的社会公众，在短时
间阅读全部材料有一定困难”，因此，在继续
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他们也会推出叙事性
强、通俗易懂的公众读本，使更多的民众认识
到南京大屠杀是无法否定和推翻的历史事实。
“我们作这项工作，就是为了让社会大众更多
地了解真相。战争是全人类的灾难，无论对于
加害方还是受害方而言，都应该正视这段历
史，而不是一再逃避。”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80岁的张宪文教授
11月24日下午，在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说，“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占南京后制造的一场
大规模的人类惨剧，它包括大屠杀暴行、性暴行和城市破坏暴行三大罪行，使南京古城遭受了一
场极为残酷的空前浩劫，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1948年11月，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
爵士(左)宣读判决书。
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
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
洲、太平洋战争的罪行
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
名被告有罪。

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上，战犯
松井石根被带入
法庭。1937年至
1938年间，他率
日军侵占南京，
并纵容部下展开
惨无人道的南京
大屠杀

日军在南
京大肆抢掠。

被日军轮
奸 后 染 上 性
病，在金陵大
学医院接受治
疗 的 1 8 岁 少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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